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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下
故事 1：第 3 集

女人冲着不远处的大树示意道。“我们到那边去吧。我曾在那棵树下休息过。

事实上，它认识我。”尽管没有光，还是能听出她正在微笑。

男子点了点头，两位朋友默默走过了这段不长的距离。到了目的地，女人背

靠着树干坐下，男子则坐到她的对面，水罐被放在 2 人中间。

“核心一直在深化，”女人开口道。“它永远在移行向‘未知’的方向。同

样移行向那里的还有‘主权体’，以及‘主权体’所依赖的‘联合场’。‘个体、

众体、全体意识’并非静态的。它在经由时空演化着，而我们就属于这场演化的

一部分。我们也在演化，即便是那些深陷于极端危险的最深二元性的人们，他们

也在演化，也在为‘联合场’带来一种进化性洞见，展示出某种特定的未来。”

男子叹着气，并未隐藏自己的挫败感。“可历史一次次地重演。如果需要证

明，只需去看看战争。难道我们只得承认人类是愚蠢的吗？”

“我们被计划是来将自己的个人化智慧汲引到表面，并通过我们的‘具象化

展现’——我们的创造物——去表现出‘互联’。没有人例外。我们全都作为

‘个体、众体、全体意识’的一枚粒子，完全地献身于了该计划。完成这件事的

方式就跟宇宙中的星星一样多。

“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改变世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表达出‘个体、众体、

全体意识’。这个世界的改变是发生在‘全体’层面的，在单个生命期内，这些

改变如此渐进，看上去就像压根没有发生。如果我们能校准起我们的‘人类性’

与‘意识’，表面与核心，头脑与心脏，我们就必然活成‘野生生物’，这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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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是的本质。”

“听起来挺自私的……”男子说道。

女人摇了摇头。“当一个人活出‘互联’时，就不存在所谓自私。我们只是

活成了‘互联’的一种表达。表达‘互联’的方式，好吧，只能是一种无有限定

的行为，不被话语、数字、或任何定义所限制。我的用语并非自己的发明。我并

未无视百万计心脏和头脑的用语，以特殊方式来组织自己的话语。我使用的每一

个词都生自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在说着它。它属于“全体性”，而不属于我。”

“所以，你是在说，你失去了对自身话语、行为，甚至头脑的所有权？”男

子评论道。“如果都失去所有权了，你又如何享受生命？”

“又来了，我们的本能就是极性化，选择二元性的一极。但我们能够两者兼

得。我们能够在体验和表达中感觉到‘主权体’这一侧；同时，我们也能理解，

我是说真正地理解，我们被互联着回归我们源头的所有道路，以及通往我们天命

的所有道路。我们能理解，这两种视角是能够作为搭档而共存的。”

“这样做就让你成为了更好的人？”

“甚至“更好”这个词，也意味着‘分裂’。”

“那么你的回答是，并不会，还是…...无关紧要？我被搞糊涂了。”

“我们是主权体，不仅单个生命期是如此，而是始终都如此。主权体是生命

期的混合物，积分态则是主权体的混合物。美丽钻石的一个琢面并非整个钻石，

但它却携带着一扇窗户，通往钻石核心。我们必须就始于这核心。一旦这样确定

了自己的位置，你就会发现，‘所有权’是无法确定的。那就像在试图钉住永远

流动的风。创意、创造性、表达，最初都升自哪里？在它们生自的那个时空，它

们又是被如何解释的？那个时空是先于还是后于我们时空，又或者是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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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拥有了这个地基，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去看向个别化生命期及其实

相。在那个实相中，我们是人类，有着身体、头脑、心脏、伊格自我和潜意识。

在那个实相中，我们能够体验和表达出我们的‘互联’——那种‘被联合’的

感觉，每一个生命，无论对于整体还是对于个体，都是宝贵的，这是完全独立于

人类判断之外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两个视角兼有，这就是我要表达的重点。”

男子身体后仰，以双臂撑住自己。“你之前提到主权体时，我以为你指的

是……我。我是主权体，但刚刚，我看到了一个新定义的出现。我所隶属的主权

体是时空二元性中所有“我”的混合物。在某种意义上，我一直存在着，从时空

的第一纳秒直到现在。当时空折叠进非-时空，我们的天命就是身为‘个体、众

体、全体意识’而遍存于全体中，‘我’也会存在于‘全体’中。我正确理解了

你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要补充的是，‘全体的天命’即是‘个体的天命’，同样的，

‘个体’的创造物即是‘全体’的创造物。这种流动和运动是分形化的。它运作

在时空二元性的全部层级。对于没有基于‘互联’这个目的而搭档彼此的头脑和

心脏而言，这样的视野是无法想象的。然而，一旦这个视野被清晰想象出来，它

就会像精确制导系统，逐渐地流入你的生命。你会开始看到，它在照料和负责你

实相中的全部事物。”

男子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喃喃自语着模糊不清的话语。“我们又回到了心脏

和头脑的搭档关系。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总是被提及？”

女人以手碰了碰一侧的太阳穴。“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拥有约 860

亿个神经元，我们的肠道拥有约 5 亿个，我们的胃有 1 亿个，而我们的心脏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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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我们大脑的神经元数量是心脏的 210 万倍。我们的大脑在‘人类性’中

处于主导地位。可是，我们的感觉中心则是由心脏、肠道和胃部区域构成的，这

个感觉中心，会在神经和能量层面通信于我们的大脑。

“我们意识与心智间的通信，心智与大脑间的通信，大脑与心脏间的通信，

心脏与意识间的通信；这些就像一种交响乐的乐章，能够流动以和谐、流动以非

和谐，或是两者兼具，而且，这种流动指向所有的方向。当这些交响乐乐章处于

和谐时，我们就广播出了‘互联性’。就这么简单。”

“既然都理解了这一点，”男子说，“我们为什么还会倒退去传播‘分裂’

及非和谐？”

“因为‘全体性’，亦即我们全体皆是的‘积分态’，它在时空二元性中的

运动是基于平衡的步调，就像手风琴风箱一样徐徐地拉开。在这过程中，我们拥

有自由意志。我们做出着决定。或许我们跟‘全体性’之间的连接会说服我们扮

演一个‘分裂’的角色，以防我们过快迈向我们的天命。我们希望避免瀑布般一

落到底。源自我们最高的心脏和头脑，我们潜意识地感知到了这些，而我们则会

听从它。

“这也是对于‘互联’的理解的一部分。‘互联’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构建

或新时代概念，只因着其表面吸引力而被四下谈论着。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

因为它是......它的深度和广度是扩张性的。你能够花上一生来探入它的深度，却

永远找不到它的底部......或天花板，甚或一堵墙。

"但这需要花费时间，"男子说道。"似乎没人有足够的时间或兴趣来思考这

个问题。"

"这正是为什么，一些人会化身到这里，来将这些概念编码成文字、图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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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来创造出一种可能，以便我们任何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置身‘分裂’

之内去体验到‘互联’。不是试图支持‘互联’而远离‘分裂’，而是积分整合

起‘分裂’；将‘分裂’视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中的“全体性”的一部

分。”

男子又为女人倒了一掬水，因为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些发紧了。

喝完水，女人仰向天空，望着漫天繁星和新月。“我们曾仰望夜空来提醒自

己，我们的浩瀚，以及我们生活之处的浩瀚，现在却慢慢变成了凝视科技屏幕来

提醒自己，我们世界有多么微小。这种差异是显著的。而科技只会变得更加弥漫

且具侵入性。

“为了与科技共存，我们需要尊重它。科技能够将我们引导向‘互联’，就

像它能创造出各种‘分裂’世界，将我们收集进各个数据分组，滋养我们的兴趣

去喂食经济。在时空二元性中，它两者皆会干，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集体的

决定。”

男子喝了一口水，目光游弋于女人周围。

"你的水罐呢？"他突然问道。

"我没带水罐。"

"那你怎么取水？”

"我内里携带着它，"女人微笑道。

男子递过自己的水罐。“给。我回村里再弄一个。”

"不了，谢谢。我自有办法。"

男子放下水罐，看进女人的眼睛里。“如果我是主权体，是核心，是那个生

活于所有经历和表达中的生物，如果我是这个，但又是单个生命期内的人类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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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才能......怎么才能理解这个？"

女人展开双臂，仿佛在拉直一根线。"这就是主权体，"她解释道，然后以右

手沿着想象中拉直的线一路碎切下去。"而这些则是每一个生命期。"

然后，女人探手伸入这条想象的线，以食指和拇指捻起一个想象中的小人，

将其提到线的上方。"你，是一个生命期，主权体并非一个生命期，它是所有生

命期的混合物，它是贯穿各个生命期的‘联合之线’。这就是属于主权体层面的

‘全体性’。而因为每个主权体均是如此，所以，还存在另一种‘全体性’，使

得我们被互联着生活在一起，无论我们知不知道这一点。"

女人凑近了些，低声道。"但如果我们知道了这种‘全体性’，我们就会在

我们的生命中看到‘互联’，在每一个当下，以足够的细节。我们看到了它。我

们惊叹于它。我们对之大笑。我们全心地爱它。没有其他原因，我们仅仅只是识

别出了‘全体性’的存在。有些人称之为同时发生、同步性或奇迹、大宇宙微笑

或宇宙的微笑、事件之弦或命运。无论怎么称呼，你遭遇到了这些词，并且，你

正在考虑它们对于你单个生命期的价值。"

“我还要说的是，这些词不仅仅适用于单个生命期，也适用于主权体。我们

创造的每一个事物，我们遭遇的每一个‘具象化展现’，都是主权体在流经我们，

荣耀我们的‘整体性’。我们化身进了单个生命期，但我们也具象化地展现出了

‘无限性’，这正是大多数人已经遗忘了的。‘无限’跟‘有限’是一种搭档关

系，就好像‘无限’正在租用一个身体、头脑、心脏、伊格自我和潜意识来生活

于这个时空中，不是来体验和表达出‘互联’，就是来体验和表达出‘分裂’，

又或者，同时体验和表达出两者的搭档关系，这一点很重要。”

"搭档关系？"男子问道。“你怎么才能将这些对立元素，如此根本对立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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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带入搭档关系？”

女人能感受到对方语调中的质疑，她记起自己一度也生出过同样的语气，于

是选择了微笑来表达出自己的接纳。“跟对待任何二元性一样的方式，我们不评

判。如果不评判，我们就形成了一种搭档关系，如果形成了搭档关系，我们就不

会评判。我们不评判，相反，我们会找出‘互联’的信号；我们会找出我们主权

体与我们——人类自我——的通信方式。”

“所以，你在说，”男子道，“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可见的意识，它活在许多

许多的生命期中，它才是‘我真正之所是’，而其他每一个生命也都拥有类似的

不可见意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全体被互联在了一起？这个意识，你称之为“个

体、众体、全体”？是这样吗？”

“是的，这正是我要表达的。我们被赋予了选择权，去实验如何将关于‘互

联’的理解带入这个世界，或是去实验如何源于一种‘分裂’视角而生活。要么

选择，我们是单个有限生命期内的一个意识，拥有身体、头脑、心脏、伊格自我

和潜意识；要么选择，我们是自身无限性的一枚化身粒子，是自己创造出的‘整

体’的一个部分。”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主权体——编织进所有生命期的‘联

合之线’，同时又保持一种‘一体性’的感知，我们就能存在为‘主权性积分态’，

在时空二元性中，具象化地展现出‘个体、众体、全体意识’。不会完美，但却

知觉到了并校准于了我们根基性的‘联合’。

"为什么会不完美？"男子问道。

"因为二元性制造出评判，评判又制造出二元性。它们是自我-强化的，结果

就是迅速的演变。在地球上，我们处于时空二元性的‘浓汤’里，所以我们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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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自己，评判我们的‘具象化展现’，我们创造的事物。我们在表达上是不完美

的。但是，在‘互联’中并不存在评判。要在我们的核心与表面之间、主权体与

人类自我之间形成搭档关系，这就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必须摒弃‘评判’，但又

保留住经由‘搭档关系’这个镜头，无评判地阅读我们实相的能力。"

"那么，这种搭档关系需要些什么？"

"一种意愿，不，更像是一种勇气，勇敢地在单个生命期内活成独立的人类

存在体，并体验这个过程。勇敢地体认到你同时是搭档双方；你不会受制于其他

人或其他时空的言语评论。即便这份体认以及对它的‘具象化展现’，可能被一

些人视为极端价值观，那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在绝弃掉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

就像士兵扔掉了自己的盾牌。

"这就是那些人要扮演的角色。一个角色无所谓好坏，它只是必不可少的，

否则它就不会存在。它是平衡的一部分，是在推动我们物种以平衡的方式移动向

‘互联’，哪怕看起来它正在陷入更大的‘分裂’中。

"他们的评判话语会出现在我们的头脑和心脏里，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我们

正在移动向‘互联’的方向。他们的话语仅仅体现出了他们对于‘我们内在互联

性’的个人理解。而且，是的，在你提问之前，我会先说，观点会转译成行动，

转译成行为。行为只是感知的一种反映。我们如何感知自己的实相影响着我们的

行为，而这又直接影响着我们自己的实相。

“因此，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实相内感知到‘互联’，我们的行为和‘具象化

展现’将反映出这一点。‘个体、众体、全体意识’一直在散发，不是为了改变

任何事物，不是为了转变任何人的价值观，不是为了转变任何人的方向。它仅仅

只是在演示出我们全体所共享的‘全体性’、‘积分性’和‘互联性’。在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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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时，它完全理解，‘分裂’将会加深来提供一种平衡，这全都属于‘联合性’

与‘全体性’的一部分。”

男子手抚水罐，指尖在上面轮弹。这是“烦躁”的身体语言。什么事正困扰

着他。“那么，我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生活。我不得不同时既‘互联’又‘分裂’。

并且，我不得不在所有这一切中以某种方式保持神志清明。怎么做到？我理解了

为什么，对我而言这讲得通，可我该怎么做？这个部分，无论我多努力去理解，

都完全不……”

男子停下手指，寂静重回了树下空间。远处井边传来其他旅者取水时的话语

声，声音里充满了一种宽慰感。

“当你学习某事时，什么是最根本的前提？”女人问道。

“花费时间并且练习。”

“只要给予一个新事物以时间和练习，你就能学会如何做了吗？”

“……是的，通常吧。”

“你学习的程度，受限于你的天赋，那什么又是天赋呢？”女人问。

“那是一种礼物……嗯，我不知道。我一直被告知，某人在某方面拥有天赋，

是上帝的礼物。”

“天赋，正如我们被教导的那样，是悟性与信念的融合，然后，在时间和练

习的镜头下，它的结果开始展开。结果则呼唤着更多的时间和练习，甚至可能会

将你拉入‘未知’，那个无人冒险进入的地方，只有你能去往的地方。这就是天

赋！你冒险进入了‘未知’，扩展着特定学科的实相，比如角色扮演、绘画、艺

术表演、写作、爱、歌唱，或者仅仅就是生活本身。你经由天赋扩展了这些。整

个宇宙中都没有人确切地理解，你的天赋会将你引向何处，它会如何浮现。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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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相和时空里去理解和扩展某个学科，这是属于你个人的事。”

女人停顿了一会儿，端详着自己的手，它们几乎消失在了渐增的黑暗中。“至

于你如何做到......在体验和表达‘互联’和‘分裂’时，在移动于 2 者之间时，

如何保持神志清明，这即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天赋。你的天赋即是艺术性地做到

这一点。这件事，我们全体都在做，每一只昆虫，每一株植物，每一个动物，每

一个人，存在于时空二元性里的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生命。

“其余的一切，你在这个世界里拥有的每一项技能、目标实现、长期成就、

独特优势，这些都是你与某个学科的共鸣，这共鸣可能源自你的身体、头脑、心

脏、或某个平行生命。谁知道呢？这些共鸣会激发出你的激情。在哪里拥有了激

情，你就会将时间和练习分配到哪里。

“不过，别将共鸣混淆于天赋。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我们的天赋就是：

知道在自己实相内如何来平衡根本的二元性——‘互联’和‘分裂’。不是去

平衡别人实相里的二元性，而是我们自己实相里的。”

男子的手指再次敲动起来。“这种天赋来自哪里？”

“你已经拥有了它。你已经在运用它。天赋是个人化的。它无法被评判。每

个生命和每个事物都有这个天赋，容许他们去发现‘分裂’与‘互联’的平衡。

这种平衡被发现于何处，又如何表达出来，正是这些，造就了我们的独一无二性，

以及我们献给‘整体’的富于价值的贡献。”

“所以......所以，你的意思是，”男子说道，“我们所有人都拥有同一项天

赋，这天赋就是，当我们在自身实相的时空中做选择时，如何流动于‘分裂’和

‘互联’这两种存在状态之间。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平衡，这就是我们的天

赋。我正确理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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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层面，是的。”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天赋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这么简单。这

就是我们的天赋？一个在大街上行乞的无家可归的战场老兵，也拥有生活的天

赋？”

“你谈论的是‘分裂’的胜-负幸存游戏，”女人说道。“而非天赋。所有

的‘具象化展现’，无论他们是否具有‘知觉性’，都拥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

拥有天赋去为自己的物种发现根本二元性——‘分裂’与‘互联’——的一种

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达成，它也更容易在全部物种内的所有地方被达成。这种

平衡是独一无二的，过去从未以同样的方式达成过。

“千真万确地，每一个当下，这种平衡都在变动着。对于‘个体’、对于‘众

体’、对于‘全体’，它们各自的平衡永远都是彼此不同的。这正是‘个体、众

体、全体意识’的部分含义。在所有层级、所有地方、所有时间，我们都共同地

处于这种动态平衡中。如果能想象出这种动态平衡，你就能部分理解它，因而，

就能为自己找到一种更舒适的平衡。

“你看，”女人继续说道，“这就是我们能在每个存在体身上辨识出来的天

赋。因着这种辨识，我们能够创造出感激、慈悲和理解，仅仅是因为，我们观察

到，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保持个体的以及集体的平衡。那些‘分裂’占比更

高、‘互联’占比更低的人们并未阻碍通往和平、和谐世界的进程，他们是在通

过自身的天赋来平衡着我们的进程。

“当然，这种视角要被获得，只有当我们充分地意识到了：我们如何地全都

是‘全体性’的一部分；只有当我们回忆起了：我们每一个都是一条‘联合之线’，

而不仅仅是竞争于单一幸存游戏中的肉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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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合上了双眼，变得完全地静止。看上去她深埋进了周围这寂静、止息、

深邃黑暗的怀抱中。只有亿兆星星和半只月亮的微光映照在她的脸上。

男子也闭上双眼，深深吸入了一口气。

“只存在着一种天赋，这个天赋就是：‘个体’，以一种放眼整个无限时空

都独一无二的方式，去逐渐变为了‘全体’，同时又维系住自己的平衡。走钢丝

的人能变得如此精于自己的技艺，几乎能在钢丝上小跑。可是，如果行动得太快，

无论多么娴熟，他们都会摔下来。我们也是如此。在旅行过时空二元性时，其余

所有的二元性，像是快乐与悲伤，成功和失败，都仅仅只是在娱乐和引导我们。”

男子略微讥讽地笑道。“看起来，你能拿这样的概念去为可怕的行为辩解。

你总是可以说：‘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所挚爱的物种提供平衡，尽管来

吧。’”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讽刺。

女人会意地点了点头。“有些时候，在某个群体或个体内，‘分裂’占比变

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失掉了平衡，进而做出不堪想象的事。这些就不是天赋

了，而是失衡，是天赋的反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和慈悲。他们需要的是这样一

种社会文化，能够实实在在地理解：‘分裂’的极端占比可能会如何地诱发毫无

必要的破坏行为。”

“尽管如此，在‘一体性’的最为广大的俯瞰视野下，那仍然是‘整体’的

一部分。整体的平衡依然是毋庸置疑的。只有该个体或群体的平衡变得存疑，当

一个人愈发分裂于其他的生命表达，他们的平衡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

“在对‘互联’的感觉和专注中，就能够发现‘舒适’。‘舒适’是一种流

动的感觉，感觉连接上了‘更大智能’、以及‘持续扩展中的理解’。我提到的

这种‘舒适’与‘意识’相关，而非生物学的‘舒适’。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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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而言，我是个老人，我的身体在它意识到的几乎每一刻都在隐隐作痛，一刻

又一刻，仅仅是程度不同。然而，我的意识却能够一直流动，如同微风拂过草原，

在其间，动物、植物们都生机勃勃。我能够终其一生都如此。我需要做的全部就

是理解意识的流动，这种理解将忠诚地找到一条路，通往我们的思想、感觉，并

最终进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实相。”

“啊，行动才最重要，不是吗？”男子评论着，语调却是疏离的，仿佛陷入

了沉思。“可是，正是在这件事上，我们比其他任何事都更为挣扎。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理解，而且通常这又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男子问。“对我而言，这没有道理。”

“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平衡需要维系。还记得吗，我们的天赋？”

男子点了点头。“记得……”

“如果每个人，每个人类存在，突然间都转变到 99%的‘互联’占比，‘分

裂’只占 1%，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我们的世界会改变……？”

“我们的世界会陷入混乱，”女人即刻纠正道。

她自顾自笑了起来。“我给你讲个故事。我曾认识一个人，还有点像你，他

曾要求我证明，‘行动’比‘思想’更强大。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这不是显然的

吗？所以，我让他想象自己在打我，然后我也同样地回应他，不过是以行动。之

后，我们就能裁定哪个更为强大。”她因这回忆笑了起来。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接受了我的提议。于是，当挑战开始时，他闭上眼

睛，要求我 10 秒钟后再打他。这是个合理的请求，所以我就等待着。过了约 10

秒，他举起了手，好像在说……来吧，打我。可我没有兴趣打他。我不可能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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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打他。对我来说，打他是不可能的事。

“事后，我问他，那 10 秒钟里他在想些什么，他对我笑了笑，问了我同样

的问题。这时我明白了，当时，他的思想和感觉所形成的心理球状空间包围了我，

而我则会听从，因为在那时，他是我敬重的老师。我别无选择。而他也知道，我

是以这种方式看待生命的，而且，我会听从他的思想和感觉，即便那是无声无形

的。

女人顿了顿，食指指向男子，直视着他，说道。“永远不要相信，相比于行

动，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更为无力，或是说，你可以这样去思考和感觉，却采取那

样的行动。它们是同一生物的两条腿，它们总是一起动作。它们是同一事物，即

便显得并非如此。对于主权体而言，它们就是同一事物。只是因为思想和感觉通

常先行出现，随后才是行动，所以，思想和感觉算是催化剂。它们是强有力的搭

档。如果它们被聚焦于‘互联’，它们所催化的行动也将是‘互联性’的。”

女人稍稍借助着树干的帮助，费力站了起来。男子也随之站起了身。松树的

第一层枝干距离地面约 7 英尺，如同天国探下的巨手悬在他们上方。“我只能坐

这么久，已经好晚了，我的朋友。希望我们再次相遇时，不是因为饮水出了状况。”

她微笑着转过身，移步离开。

“等等！”男子几乎喊了出来。“难道你不带些水？你可以拿走我的。我会

到镇上买个新罐子。”

女人回过身，摇了摇头。“我自有办法。水会找到我的。”

男子跑向她。“拿去吧，接着，我依旧坚持把水罐留给你。对我来说，再弄

一个比你容易。”

“或许是吧，不过，当需要水时，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更多。”女人轻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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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男子的脸颊。“无论如何，谢谢你的善意。”

女人重又转身离去。男子看着她消失进夜晚的空气中，如同一个穿着黑袍的

人滑行于各个黑暗世界之间。

直至对方消失进黑暗，男子才举步离开，只感觉手里的水罐变得沉重。

一个陌生人伸出胳膊向他走来。“如果太重了，我倒可以帮你减轻些负荷。”

对方友善地咧嘴笑道。

男子将罐子递了过去，陌生人喝了几秒钟，恭敬地递还水罐。

“谢谢你，”陌生人拿袖子擦了擦嘴。“刚才跟你聊天的女人是哪位？”

男子因为这个问题后退了一步，完全没想到一直有人在看着他们，“你是

谁？”

“我是个陌生人。”

“你叫什么名字，陌生人？”

“这个名字就不错。”

“你想让我叫你‘陌生人’......嗯......你偷窥和窃听我们的对话多久了？”

“我就在大树背后。”陌生人指着他们刚才谈话的大树说道。“我能听到每

一句话，但什么都看不见，不过我能告诉你的是，每次你们喝水时，我都变得更

加干渴。”他如同一个感叹号点起了头。

“这可是私人谈话，你就不该说些什么吗？”

“比如呢？”

“嗯......比如告诉我们，你在这里。并揭示你的身份。”

“我刚刚不是做了吗。我只是不想打断。我发现这是非常......非比寻常的对

话。她是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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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见过她一次。从来没问过她的名字。”

“可是一遇到我，你立马就问了。为什么呢？”陌生人问道。

“我也不知道。”

“她这样的人，你可不该失去联系。她是一位先知。”

“先知？”男子惊讶地重复道。“她怎么就成了先知？”

“看上去她似乎知道未来。”陌生人说。

“我不认为有谁能知道未来？”

“也许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最终会发生什么......她是知道的。”

“嗯......”

“无论如何，”陌生人说道，“谢谢你的水。我得继续赶路了，前面还有很

长的路等着我。”

“请原谅我的问题，”男子说道，“但我很好奇，对你来说,我们的对话有

什么意义？”

“你问的每个问题都深得我心，她的回答也很有道理，但我无法说清，怎么

个有道理法，或者为什么有道理。那就好像......就好像一件事情非常的简单，如

此之简单，要理解它反而变得复杂，不太是因为事情本身复杂，而是因为我内在

携带着这种复杂性。事情如此简单，反而提醒我看到了这一点。”

“对！完全正确，这正是我一直试图理解的。如何放下我所学到的复杂性？”

“不学习反倒是件难事，”陌生人摇着头说道。“我们必须自愿放手旧事物，

为新事物腾出空间，我们谈论的可不是系鞋带这样的事，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根本

性的理解，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全体是谁’。”

“你做到了吗？”男子问。



17

“并没有。”

“为什么？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它的价值？”

陌生人想要说话，但停了下来，然后吐出了一口长长的叹息。“我觉得，她

谈到的‘平衡’是对的。我还没完全准备好放下旧有复杂性，它们萦绕在我的头

脑和心脏里。我依然不得不玩幸存游戏。我的生活依然遵循着某种社会习俗的变

奏。我无法在一个魔幻瞬间放下这一切。”陌生人弹起响指，发出一串响亮的连

音。

男子将水罐放回地面，表示出自己决定停留一会儿。“但她的话触动了你？”

陌生人沉默了一会儿，抱起双臂，仿佛正在将这问题纳入沉思里。“让我们

这么说好了，我对它保持敞开，而我并未敞开的那个部分，将不得不等待。再者，

按她的说法，我早已知晓了。它只是一段需要我回忆起的记忆。即便在我准备的

过程中，它也仍然在那里。”

说完，陌生人指着水罐道：“走之前我能再喝一口吗？”

男子点了点头。“好的。”

陌生人喝了一大口，将水罐放回地面。“就像承诺的那样，我减轻了你的负

荷。感谢你容许我这样做。”

“很高兴能够分享。”男子说。

“我为偷听你们对话而道歉。如果能让你稍感安慰的话，事实上，我先于你

们到了树下。我睡着了，而你们的声音吵醒了我，当我醒来，就只得这么听着。

只是听着。实际上，你的声音也是我的。你提出的问题正是我想问的。所以，感

谢你。”

男子点了点头，评论道。“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敞开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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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完全是，”陌生人打趣道。“并不比别人更敞开。”

“我觉得你不是普通人。”男子说。

陌生人靠近男子，将声音压至微弱的耳语。

“有如此多的人对此保持着敞开，如此之多。”

他转过身，离开了。留下他低声的话语悬浮在空气中，如同黑暗天空中醒目

的云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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